
空中小姐 

 

我认识王眉的时候，她十三岁，我二十岁。那时我正在海军服役，是一条扫雷舰

上的三七炮手。她呢，是个来姥姥家度假的中学生。那年初夏，我们载着海军学校的

学员沿漫长海岸线进行了一次远航。到达北方那个著名良港兼避暑胜地，在港外和一

条从南方驶来满载度假者的白色客轮并行了一段时间。进港时我舰超越了客轮，很接

近地擦舷而过。兴奋的旅游者们纷纷从客舱出来，挤满边舷，向我们挥手呼喊，我们

也向他们挥手致意。我站在舵房外面用望远镜细看那些无忧无虑、神情愉快的男男女

女。一个穿猩红色连衣裙的女孩出现在我的视野。她最热情洋溢，又笑又跳又招手，

久久吸引住我的视线，直到客轮远远抛在后面。 

这个女孩子给我留下的印象这样鲜明，以致第二天她寻寻觅觅出现在码头，我一

眼便认出了她。我当时正背着手枪站武装更。她一边沿靠着一排排军舰的码头走来，

一边驻足入迷的仰视在桅尖飞翔的海鸥。当她开始细细打量我们军舰，并由于看到白

色的舷号而高兴地叫起来时——她看见了我。 

“叔叔，昨天我看见了这条军舰。”女孩歪着头骄傲地说。 

“我知道。”我向她微笑。 

“你怎么知道？” 

“我看见你了，在望远镜里。” 

女孩兴奋得眼睛闪着异彩，满脸红晕。她向我透露了她的心头秘密： 她做梦都

想当一名解放军战士。 

“为什么呢？” 

“戴上红领章红帽徽多好看呀。” 



女孩纯朴的理想深深感动了我。那年夏天真是美好的日子。女孩天天来码头上玩，

船长破例批准她上舰。水兵都喜欢她，领她参观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军舰，我让她坐进

我的三七炮位里，给她扣上我那沉重的钢盔，告诉她，炮管子虽然不粗，但连续发射

起来，火力相当猛烈。我们海军几次著名的海战，都是以三七炮为主力干的，出过很

多英雄炮手。 

“那，叔叔，要是你碰上敌人，你也会成为战斗英雄啦？” 

“那自然。” 

女孩和我的逻辑是简单的，十分有理的。 

一天傍晚，女孩在我们舰吃过饭，回家经过堤上公路。忽然海风大作，波涛汹涌，

呼啸的海浪越过防波堤，漫上了公路，一时，沿堤公路数百米水流如注，泛着泡沫。

这在海港是常见得，女孩却被凶暴的波浪吓坏了，不敢趟水而行。我们在船上远远看

到她孤单单、战兢兢的身影，舰长对我说：“嗨，你去帮帮她。”我跑到堤上，一边

冲入水里，一边大声喊：“紧跟我！”女孩笑逐颜开，摹仿着我无畏的姿势，勇敢的

踩进水中。我们在水势汹涌的公路上迅跑着。当踏上干燥的路面时，女孩象对待神人

般崇拜地看着我。我那时的确也有些气度不凡：蓝白色的披肩整个被风兜起，衬着堪

称英武的脸，海鸥围着我上下飞旋。恐怕那形象真有点叫人终身难忘呢…… 

后来，暑假结束了，女孩哽咽着回了南方。不久寄来充满孩子式怀念的信。我给

她回了信，鼓励她好好学习，做好准备，将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我们的通信曾

经给了她很大的快乐。她告诉我说，因为有个水兵叔叔给她写信，她在班里还很受羡

慕哩。 

五年过去了，我们再没见面。我们没日没夜地在海洋中游弋、巡逻、护航。有一

年，我们曾驶近她所住的那座城市，差一点见上面。风云突变，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

我们奉命改变航向，加入一支在海上紧急编组的特混舰队，开往北部湾，以威遏越南



的舰队。那也是我八年动荡的海上生活行将结束时闪耀的最后一道光辉。我本来期待

建立功勋，可是我们没捞到仗打。回到基地，我们舰近了坞。不久，一批受过充分现

代化训练的海校毕业生接替了那些从水兵爬上来的、年岁偏大的军官们的职务。我们

这些老兵也被一批批更年轻、更有文化的新兵取代。我复员了。 

回到北京家里，脱下紧身束腰的军装，换上松弛的老百姓的衣服，我几乎手足无

措了。 

走到街上，看到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愈发熙攘的车辆人群，我感到一种生活正

在向前冲去的头昏目眩。我去看了几个同学，他们有的正在念大学，有的已成为工作

单位的骨干，曾经和我要过好的一个女同学已成了别人的妻子。换句话说，他们都有

着自己正确的生活轨道，并都在努力地向前，坚定不移而且乐观。当年我们是作为最

优秀的青年被送入部队的，如今却成了生活的迟到者，二十五岁重又象个十七八岁的

中学生，费力地迈向社会的大门。在部队学到的知识、技能，积蓄的经验，一时派不

上用场。我到“安置办公室”看了看国家提供的工作：工厂熟练工人，商店营业员，

公共汽车售票员。我们这些各兵种下来的水兵、炮兵、坦克兵、通信兵和步兵都在新

职业面前感到无所适从。一些人实在难以适应自己突变的身分，便去招募武装警察的

报名处领了登记表。我的几个战友也干了武警，他们劝我也去，我没答应。干不动了

怎么办？难道再重新开始吗？我要选择好一个终身职业，不再更换。我这个人很难适

应新的环境，一向很难。我过于倾注于第一个占据我心灵的事业，一旦失去，简直就

如同一只折了翅膀的鸟儿，从高处、从自由自在的境地坠下来。 

我很傍徨，很茫然，没人可以商量。父母很关心我，我却不能象小时候那样依偎

着向他们倾诉，靠他们称腰。他们没变，是我不愿意。我虽然外貌没大变，可八年的

风吹浪打，已经使我有了一副男子汉的硬心肠，得是个自己料理自己的男子汉。我实

在受不了吃吃睡睡的闲居日子，就用复员时部队给的一笔钱去各地周游。我到处登山



临水，不停地往南走。到了最南方的大都市，已是疲惫不堪，囊中羞涩，尝够了孤独

的滋味。 

王眉就在这个城市的锦云民用机场。她最后一封信告诉我，她高中毕业，当了空

中小姐。 

二 

 

我没认出她，她一直走到我身边我也没认出来。 

我在候机室往乘务队打电话，她的同事告诉我，她飞去北京，下午三点回来。并

问我是她爸爸还是她姐夫，我说都不是。放下电话，我在二楼捡了个视界开阔的座位，

一边吸烟，一边看楼下候机室形形色色的人群和玻璃墙外面停机坪上滑动、起降的飞

机；看那些银光闪闪的飞机，象一柄柄有利的投枪，直刺蔚蓝色的、一碧如洗的天空。

候机楼高大敞亮，窗外阳光灿烂。当一位体态轻盈的空中小姐穿过川流的人群，带着

晴朗的高空气息向我走来时，尽管我定睛凝视，除了只看到道道阳光在她美丽的脸上

流溢；看到她通体耀眼的天蓝色制服——我几乎什么也没看到。 

“你不认识我了？” 

“我真的不认识了，但我知道是你。” 

“那我是变丑，还是变美了？” 

“别逼着我夸你。” 

她在我身旁坐下。我依然凝视着她，她也紧盯着我。 

“我没能象你所希望的那样，当海军。” 

“没什么。”我说，“你瞧，我自己也不是了。” 

“真的，我远远一眼就认出你的脸，可我还是犹豫了一下。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你

不穿水兵服是什么样？是个这个样！” 

“我也想象不出，所以常照镜子。” 



“走吧。” 

“干吗？” 

“我给你安顿个地方，然后……去找你。” 

“好好聊聊？” 

“嗯，这地方太吵，太显眼。” 

“你是说找个没人的地方，安静的地方？” 

“嗯。” 

我们双双站起身，我仍不住地端详她。 

“干吗老看我？” 

“我在想，有没有搞错。” 

真的，真叫人难以置信，她长大了，而我没长老。 

王眉把我领到招待所，给我吃给我喝，还洗了个舒畅的热水澡。晚餐我吃掉一大

盘子烧肉芥蓝菜，然后把香蕉直塞到嗓子眼那儿才罢手。我感到自己象个少爷。 

“跟你说，我真想吃成个大胖子。” 

饭后说是好好聊聊，实际上是名副其实的胡扯。王眉带了她的一个名叫张欣的女

伴，光笑不说话，频频偷偷瞧我。她们俩勾肩搭背坐在我对面，不时会意相互一笑。

我搞不清王眉什么动机，掩人耳目还是不忍抛下好朋友一个人在宿舍？或是…… 

她问起我们舰其他人的情况，真真扫了我的兴。我告诉她，都复员了。我不想谈

过去，穷途末路的人才对过去恋恋不已。可不谈过去就没的说。她们告辞，美其名曰

让我早点休息。我一怒之下决定，明天回家。不料王眉又一个人转回来，告诉我一句

话，当着张欣的面没好意思说。 

“我那年到你们舰上玩的时候，有个最大愿望你猜是什么？” 

“变成男孩。” 



“还当我的女孩，但和你长的一样大。” 

“这办不到。”我笑着说，“你长我也长。” 

“不对，你长不了个儿啦。” 

我改主意了，住下去！ 

我始终捞不到机会和王眉个别谈一会儿。白天她飞往祖国各地，把那些大腹偏偏

的外国佬和神态庄重的同胞们送来送去。晚上，她花插地往这儿带人，有时一两个，

有时三五个。 

我曾问过她，是不是这一路上治安欠佳，需要人作伴？她说不是。那我就不懂了。

她说她的同事都是很可爱的女孩，我愿意认识她们，可是，难道她不知道我迫切希望

的是和她个别谈谈吗？也可能是成心装糊涂。她看来是有点内疚，每次来都带很多各

地时鲜的水果：海南的菠萝蜜，成都的桔子，新疆的哈蜜瓜，大连的苹果。吃归吃，

我照旧心怀不满，难道事情颠倒了个儿，我成了小孩？我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象野

地孤魂一样在这个急遽繁荣的城市乱遛。有一次乘车转了向，差点儿到了郊区的海军

码头，我抹头就慌慌张张往回跑。我再不愿意看到那些漆着蓝颜色的军舰，我会像个

二傻子，穿着老百姓的衣服瞪着眼睛瞧起来没完，让那些刚穿上军装的小年轻儿笑话。 

台风出其不意地登了陆，拔树倒屋，机场禁航。王眉来了，我精神为之一振——

她是一个人。穿着果绿色连衣裙，干净、凉爽。可她跟我说的都是什么鬼话哟，整整

讲了一天英语故事。什么格林先生和格林太太不说话。格林先生用纸条告诉格林太太

早晨六点叫他，而他醒来已是八点，格林太太把“嗨，起床”写在了纸上。罗伯特先

生有一花园玫瑰。当一个小淘气要用一先令一大把卖给他玫瑰时，他不肯买，说他有

的是。小淘气说：“不，你没有，你的玫瑰都在我手上。”……我抗议说我根本听不

懂洋文，王眉说她用汉语复述，结果把这种费话的时间又延长了一倍。我只好反过来

给她讲几个水兵中流传的粗俗故事，自己也觉着说得没精打采。 



你别生我的气。”王眉说，“我心里矛盾着呢。” 

她告诉我，我才明白，原来她在“浏览”我。她不在乎家里有什么看法，就是怕

朋友们有所非议，偏偏她的好朋友们意见又不一致，可以说壁垒分明哩。那天张欣走

后和她有一段对话： 

“我很满意。” 

“你很满意？”王眉大吃一惊。 

“我是说，我作为你的朋友很满意。” 

而另一个和我聊得很热闹的刘为为却一口咬定： 

“他将来会甩了你。” 

我不知道她凭什么如此断言。好象也没对她流露什么，只是当我说起当武警容易

些，她问我是否会武，我随口说了句会“六”。 

王眉走后，我蓦地觉得自己不象话。我又不是怡红公子那号情种，连自己家的表

妹都敢玩命地追，居然还演成佳话，简直是对我国婚姻法有关条款的嘲讽。从明天起，

我还是恢复本来面目，做个受人尊重、稍带崇拜的大哥哥吧（叔叔是无论如何做不成

喽）。 

 


